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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语言传播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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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马来西亚社会中，语言不仅承担交流功能，更深度嵌入族群认同与文化归属之

中。华语虽在国家公共语言体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却通过特定媒介空间获得了持续的社会可见性。作为华人

社会的重要传播形态，华文报依托稳定的出版制度和以书面华语为核心的语言实践，使华语在公共传播中获得

规范化呈现，并逐步积累文化象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华语由个体层面的交流工具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共

同体语言，并在长期、重复的媒介使用中参与塑造华人社会的共同文化想象。尤其是在嵌入日常生活节奏的阅

读实践中，华文报通过高频率、常规化的语言接触，持续强化读者的文化认同与群体归属感。由此可见，华人

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与延续，更多依赖于日常传播结构中语言经验的持续再生产，而非单一的宏大叙事或显性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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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这一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结构中，

语言并不只是日常交流的工具，而是深度嵌入族群认同、

文化归属与社会分层之中的重要社会要素。不同语言在

公共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制度地位与象征意义，往往与

族群历史经验和社会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

语言问题成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其文化认同的

重要切入点。作为华人社会最具持续影响力的媒介形态

之一，华文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早已超

出单纯的信息传播范畴，其通过稳定的出版机制和以华

语为核心的书写实践，在无形中参与了华人社会文化经

验的组织、表达与再生产，因此，也有“在大马不读华

文报，只能看到‘半个马来西亚’”[1]的说法。语言并

非自然地等同于文化共同体。只有当语言通过稳定、持

续且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传播机制被不断使用、重复与确

认时，才能转化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资源，进而塑

造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形态。尤其是在多语言公共空间中，

某一语言的持续使用将获得超越个体交流层面的公共

可见性，并逐渐积累起独特的象征意义。华文报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使华语从个体层面的交流工具，转化为具

有公共属性和象征价值的文化媒介，并在长期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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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与塑造华人社会的共同文化想象。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将马来西亚华文报置于多语言社会的整体语境中

加以考察，重点分析其通过语言规范化、象征化与日常

化等机制，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内在过程。

1马来西亚多语言社会语境下的华文报与华语

传播

“马来西亚既是海外华文报刊的发祥地，又是当今

世界海外华文报业最发达的国家”。[2]在马来西亚多族

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华文报及其语言传

播功能，首先需要对马来西亚整体语言结构及其社会分

层逻辑加以把握。华文报及其华语传播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深嵌于马来西亚多语言并行、功能分化明显的语言

生态之中。不同语言在公共领域中的制度地位与使用边

界，直接影响着各类媒介的传播空间与社会功能。

1.1多族群、多语言社会中的语言分层与功能结构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多语言社会，该社

会语言格局与族群结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进程之间存

在高度关联。马来西亚宪法将马来语定为国家官方语言，

奠定了马来语在政府行政、公共教育及官方传播体系中

的主导地位。在殖民历史遗产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影响

下，英语也长期活跃于商业、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承

担了马来西亚内部以及马来西亚与国家外部的跨族群

沟通功能。相较之下，华语主要在华人社会内部流通，

其在国家层面的公共使用空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简言

之，马来语与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紧密相连，英语承

载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象征意义，而华语则更多被视为

族群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可见，不同语言呈现

出不同的功能类型。

虽然在国家主流公共领域，华语的全景传播功能受

到了一定的制度性限制，但鉴于华语在华人社会内部具

有广泛的使用基础，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华语社会影响

力的消失，反而促使其逐渐超越了单纯的交流工具属性，

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意义。华语

作为华人社会内部维系群体边界、传递文化价值和强化

共同记忆的重要语言资源，在多族群社会中以更具象征

性的方式获得了持续使用和继承。

1.2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发展格局与传播定位

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华人移民社

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内部的信息传播需求。自 19世纪末

华人大规模定居马来半岛以来，围绕商业往来、社会事

务与族群公共生活的沟通需求不断增长，以华语为书写

媒介的报刊逐渐出现，并在 20世纪初形成相对稳定的

出版体系。此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华日

报》《中国报》等主流华文报持续出版，构成了以华语

传播为核心、面向华人社会的报业格局，为华人社会提

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媒介平台。

在马来西亚多语言媒介结构中，华文报具有明确而

相对固定的传播定位：即以华语为主要传播语言，面向

华人社群内部，承担族群公共沟通与文化表达的媒介功

能。这一定位决定了华文报并非简单复制国家主流媒体

的新闻模式，而是在语言层面形成了区别于马来语和英

语媒体的传播空间。通过持续、系统地使用华语进行公

共表达，华文报为华语提供了一个可重复的传播渠道，

使其在多语言社会中获得稳定的公共呈现形态。通过新

闻报道、评论与副刊等文本类型，华文报在客观上强化

了华语的规范性与公共表达能力，使其逐渐具备进入社

会议题与文化讨论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华语

的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扩展为承载文化意义与

群体记忆的重要媒介资源，为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与

延续奠定了基础。

2语言传播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理论逻辑

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结构中，文化共同体

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传播

结构中被持续建构的社会形态。理解语言传播与文化共

同体之间的关系，若仅停留在“语言反映文化”或“语

言维系认同”的层面，往往难以揭示其内在机制。相比

之下，从媒介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更有助于说明语言如

何通过公共传播过程，持续介入群体认同的形成与巩固。

2.1文化共同体的媒介生成机制

“文化共同体”作为分析概念，其重要理论来源之

一是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对该理论做出延

伸，可知现代社会中的共同体并不依赖成员之间的直接

交往，而是通过印刷媒介等传播方式，使彼此陌生的个

体在共享语言、符号与叙事的过程中，形成对“共同体”

的想象性认同。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共同体并非先验存

在的社会事实，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生产和确认的

结果，是“地缘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或凝聚社会力

量、传承文化、服务治理的载体等”[3]。正是借助媒介

所提供的稳定传播渠道和重复传播机制，共同体得以在

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召唤”，并在日常接触中逐步内

化为一种看似自然的社会存在。

在多族群社会中，“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具体的实体”

[4]，往往并不与政治共同体完全重合，其生成更多依赖

于族群内部共享的文化资源与传播渠道。语言作为最具

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为这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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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想象提供了基本载体，“成为传播共同文化、拓展

文化共同体疆界的重要媒介”[5]。当语言通过媒介传播

进入公共空间，并以相对固定的形式被持续使用时，分

散的个体便能够在语言所承载的意义框架中，建立起对

共同文化的认知与想象，并在反复接触同一语言表达与

叙事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

意识。

2.2语言的公共化与文化认同形成

从传播学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并非天然

具有公共属性，而是需要通过特定的传播机制才能进入

公共领域并获得社会意义。某种语言是否能够被广泛看

见、反复使用并参与公共讨论，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传

播环境，而非语言本身的结构特征。在多语言社会中，

语言进入公共传播空间的程度，直接影响其在群体认同

建构中的功能与地位。

当一种语言通过公共媒介被持续使用时，意义也就

开始发生转变。语言不再仅仅服务于个体之间的交流，

而是成为群体共享经验的重要表达形式。语言在公共传

播中使用，使特定语言被不断纳入社会议题、公共叙事

与集体讨论，加强了语言与群体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念

和文化记忆的稳定联结。在持续的使用过程中，语言逐

渐被赋予区分“我们”与“他者”的象征功能。文化认

同也就在这种反复出现和使用的语言实践中被不断确

认。印刷媒介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新的语言传播结构。

语言通过规范化书写、固定语体和持续发行，被稳定地

保留下来。稳定性使语言脱离了对个体记忆与即时情境

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可被反复接触和共同认知的公共语

言形态，即在长期阅读中语言本身逐渐内化为群体认同

的重要组成部分。

2.3媒介传播条件下语言文化功能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否能够转化为具有凝聚力的

文化资源，并不取决于语言自身的结构特征，而取决于

其是否被纳入稳定、持续的传播结构之中。只有当语言

通过制度化的媒介机制被反复生产、呈现与接受，才能

从个体交流层面的工具，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和象征意

义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并非中性的传递渠

道，而是通过内容生产规则、语言选择标准与话语呈现

方式，深度参与语言社会功能的塑造。

在多语言社会中，某些语言即使在国家制度层面处

于非主导地位，仍可能依托特定媒介空间获得持续的公

共可见性，并在长期传播中积累稳定的文化意义。换言

之，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可以独立于正式制度或政治权

力，在多重传播结构中，通过语言的反复使用与意义确

认而逐步生成。因此，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理解文化共同

体，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论证“语言的重要性”，而在

于具体分析语言如何在媒介实践中被持续生产、规范使

用并赋予文化意义。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才有了华文报

在多语言社会中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3华文报语言实践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的

运作机制

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马来西亚社会语境中，华

文报并非单纯的信息载体，而是通过持续、制度化的语

言实践，深度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从语言

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并非一次性的意识形态灌输，

而是通过书面华语的公共化、文化意义的语言承载以及

日常阅读经验的不断累积，形成一种长期、稳定且具有

内在自我强化机制的文化共同体再生产过程。

3.1书面华语的公共化：语言形式的稳定生产

报纸作为高度制度化的媒介形态，其语言生产具有

固定栏目、稳定版式与专业编辑流程，这使华语在公共

空间中获得了持续、可复制、可预期的传播形态。

华文报通过对书面华语的持续使用与规范化呈现，

将华语塑造成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语言形式。

在多语并存的社会环境中，语言是否能够进入公共

领域，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稳定的媒介承载机制。华文报

通过每日出版与长期发行，使华语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

或族群内部的口语交流，而是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反复阅

读、引用与讨论的公共书面语言。报纸的出版、发行，

当然不是数量上的重复，更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再生产

和加强巩固的过程。华文报在用词选择、语体风格、叙

事方式等方面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惯例，使读者在长期

阅读中逐渐形成对“华文报语言”的熟悉感与认同感。

正是在这种可持续、可识别的语言传播中，华语得以成

为连接分散个体的重要中介，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

了基本的语言条件。这一过程是通过报纸媒介传播，将

华语从私人交流工具转变为共同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交

流系统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公共化”。

3.2文化意义的语言承载：华语的象征性运作

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承

载文化意义与价值取向的重要资源。华文报所使用的华

语语言，不仅用于传递新闻事实，而在报道框架、话语

表达与叙事逻辑中，持续嵌入和继承华人共有的历史经

验、文化记忆与价值观念。如，华文报通过对节庆、伦

理观念、历史事件及华人社会公共议题的语言呈现，使

华语与华人文化深层交织、相互融入。在对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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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活动或传统文化的报道中，语言不仅描述事件本身，

更通过特定词汇与表达方式，唤起共同的文化经验与象

征认知。这种通过对当下议题的报道和讨论，引领和形

塑了当下共同的语境。通过这种赋予内涵的语言实践，

华语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赋予超越工具理性的象征意

义。这种传播过程实现了一种文化主题的语言化与再语

境化。总之，华文报通过反复使用具有文化指向性的语

言符号，将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进公共传播之中，强化

了读者将语言使用与文化归属联系起来。长此以往，华

语不再只是“使用的语言”，而逐渐成为“属于我们的

语言”，在象征层面强化了文化共同体的边界意识。

3.3日常阅读中的认同生成：语言经验的持续再生

产

除了有宏大叙事，华文报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更

重要的是通过日常、低强度但高频率的语言接触，在读

者的阅读经验中持续生成认同感。报纸阅读往往嵌入个

体的日常生活节奏之中，以一种看似平常却极为稳定的

方式，反复强化读者对“我们是谁”的理解。这种日常

化、常规化的语言供给，使文化认同得以在不经意中、

潜移默化中被不断唤起和强化。

马来西亚主流华文报设有固定的版块，叙事方式和

风格也较为稳定，可以为日常语言经验使用和学习提供

持续的内容来源。例如，《星洲日报》《中国报》《光

华日报》等报纸长期设置国内外新闻版、地方新闻版、

副刊版与专栏版，构成了较为稳定的信息结构，在语言

层面也形成了高度可识别的表达风格。其中，副刊、文

化专栏与社区新闻尤为突出，内容多围绕华人社会日常

生活、文化活动、节庆仪式与公共议题展开，在“日常

事务”的叙述中不断强化华语的使用。表面看似松散、

没有“输出”嫌疑的普通报道，事实上却在高度重复的

叙事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可持续进入的语言世界。读

者在长期接触这些内容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其语言表达、

价值取向与叙事视角，从而在心理层面形成对这一语言

共同体的情感依附，阅读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文

化实践。

总之，日常阅读还构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共时性经

验”：即使读者彼此并不相识，也会因为在相近时间阅

读同一种语言文本、关注相似的议题，而形成一种共享

现实的想象。这种由日常语言传播所生成的共时性感知，

正是华人文化共同体得以持续存在和不断被确认的重

要机制之一。

4结语

华文报并非仅仅反映既有的华人文化认同，而是在

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书面华语的公共化、文化意义

的语言承载以及日常阅读经验的持续再生产，深度参与

了华人社会共同文化想象的生成过程。华语正是在报纸

这一制度化媒介的支持下，获得了稳定的公共可见性，

并在不断被使用、确认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从个体交

流工具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体语言。通过这一过

程，分散于不同社会空间的华人个体，得以在共享的语

言经验中建立起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与情感认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文报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并非依赖宏大叙事或显性的认同宣示，而是通过嵌入日

常生活的高频率语言接触，在看似平常却高度稳定的阅

读实践中，持续塑造读者的文化感知与身份想象。正是

在这种日常化、常规化的语言供给中，文化认同得以被

不断唤起和强化，并以一种缓慢而持久的方式嵌入个体

的社会经验之中。这也提示我们，文化共同体的维系，

往往并不取决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员，而更多依赖于日

常传播结构中语言实践的长期积累。当然，随着数字媒

体的发展和语言生态的变化，华文报在当代马来西亚社

会中的传播环境和影响方式也在发生调整，其在文化共

同体建构中的作用面临新的挑战与转型空间。但无论媒

介形态如何变化，语言通过传播进入公共空间、并在日

常经验中被不断重复和确认这一基本机制，仍然是理解

文化共同体生成的重要理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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